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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格林博士，美国基督教，
第 3 场，罗杰·威廉姆斯和罗德岛的宗教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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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罗杰·威廉姆斯和罗德岛宗教多样性的第三节课。

在周五的讲座中，我喜欢从我们正在讨论的内容中读一点，有时还会有一些虔诚的性质。

所以今天，星期五，我想读一封信的摘录。这是一封一位男士写给他妻子的信。我先暂时不谈这封信的背景，然后我们再谈谈是什么促使他写这封信。

这本书的作者是威廉·莱德拉。你大概不会记得这封信。我们在课程中没有提到他，但这是他写给妻子的信。

晨星的甜美影响，像一股洪流，流入我纯洁的居所，让我在神圣之美中充满了上帝的喜悦，我的灵魂仿佛不居住在泥土的圣殿里。哦，我亲爱的，我像鸽子一样在方舟的窗口等待，我静静地站在那守望，我的心欢喜，我可以在爱和生命中对你说几句话，用应许的精神封印，让它的味道成为你生命中生命的香气，在你心中见证我无辜的死亡。威廉·莱德拉是最后一位在波士顿公园被绞死的贵格会教徒，这是他在他们把他带到波士顿公园绞死的那天早上写给妻子的信。

所以，请记住，有四名贵格会教徒在波士顿公园被绞死，但他们都愿意去，为了解基督是谁，了解上帝在他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所以，这是他被带到波士顿公园前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好吧，我想我们做得还不错。

我们正在进行第二场讲座，主题是罗杰·威廉姆斯和罗德岛的宗教多样性。所以，就讲座而言，我们的演讲内容已经达到了应有的水平。我们讨论的第一件事是罗杰·威廉姆斯。

前几天我曾说过，如果要我选出本课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一定会把他列入名单。他非常具有批判性，在罗德岛和普罗维登斯有着深厚的影响力，普罗维登斯是一个致力于完全宗教自由和绝对宗教自由的殖民地。这也将在更广泛的美国文化中发挥作用。

但他确实很重要。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确实谈到了他的朝圣之旅，不是吗？他从圣公会教徒变成清教徒，再变成浸信会教徒，最后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了一名探寻者。

这就是罗杰·威廉姆斯的朝圣之旅。我想我们可能提到过这一点。但我认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到达罗德岛。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罗德岛。所以，让我们继续去罗德岛，说几句关于罗德岛的事情。哦，我现在还不需要。

好的。现在，关于罗德岛的第一件事是他建立了这个殖民地。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罗杰·威廉姆斯本人不喜欢贵格会教徒。

他不喜欢贵格会的神学。我们会经常谈论贵格会的神学。他不喜欢贵格会的神学。

他确实对他们的神学结构感到不满，但因为绝对的宗教自由，他欢迎他们来到他的殖民地。因此，尽管他不喜欢贵格会教徒，也不喜欢他们所教导的东西，但他将忠实于自己在殖民地的绝对自由原则。他不会用国家的力量来惩罚人们的宗教信仰。

他在欧洲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他在波士顿也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所以，他不会动用国家权力来惩罚那些信仰不同的人。

那是不会发生的。他相信政教绝对分离。而就教会而言，他相信人们有绝对的自由，可以选择信教或不信教。

所以，对于罗杰·威廉姆斯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宽容的问题。这是一个绝对自由的问题。好的，现在我想提一下关于罗德岛的另一件事，因为我们在大量宗教不宽容的情况下将罗德岛作为宗教自由的典范，但因为我们以罗德岛为榜样，让我们前进到 18 世纪和 1700 年代，例如 1776 年。

那么，让我们继续讨论开国元勋。我们将在另一堂课中讨论他们，但现在我们不必担心这个。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进行一点比较和对比。

罗杰·威廉姆斯对宗教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理解完全基于《圣经》。他认为这是圣经的教义。当你回顾 18 世纪、1776 年等时期，人们经常援引的原则是启蒙运动的原则。

它们是哲学原则，并不总是也不一定就是圣经原则。因此，我们看到了 1630 年代罗杰·威廉姆斯在罗德岛发生的事情与 750 年后发生的事情。因此，你要做的就是在脑海中比较和对比这种对宗教自由的理解，宗教自由的基础是什么，宗教自由，以及政教分离的基础。

所以，在比较和对比时，你要考虑这些事情。我们与罗杰·威廉姆斯在罗德岛建立的体系确实独一无二。到目前为止，它是独一无二的，毫无疑问。

好的，我们转到 C。我们转到乔治·福克斯。我想谈谈乔治·福克斯，因为他对于我们将要讨论的贵格会来说很重要。所以，让我对乔治·福克斯做一点传记介绍。

乔治·福克斯，你记下了他的日子。乔治·福克斯出生在英国，在圣公会的传统下长大，但即使在很小的时候，乔治·福克斯就对教会被国家控制感到非常不满。他对政教关系以及国家对教会的控制感到非常不满，因为他认为那不是新约教会。

从他的经历来看，他不认为这是新约教会。这让他很困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乔治·福克斯当时在两个方面感到沮丧。

让我来谈谈他自己的两种方式，我不知道，开始朝圣的挫折，然后看看他如何突破这一点。所以，第一，当他读圣经或读早期教会历史时，他读到的是充满灵性的人，充满圣灵的人。使徒行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等等，但人们充满了圣灵。

但他在 17 世纪的英国教会生活中没有看到这种作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没有看到这种作用。因此，他开始质疑，这让他很沮丧。如果这就是教会的本意，那么在我生活的地方它在哪里，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它在哪里？所以这是一回事。

好的，第二件事是他向很多人寻求建议，很多顾问，很多朋友、顾问等等。他向很多人寻求建议，并认为也许他可以和这些人倾诉他的挫折感。但他发现自己，其中一些人可能是他的密友，但他发现自己，在与他交谈时，他发现他在神学上与他的朋友截然相反。

他们无法理解他在神学上所想的是什么。因此，他确实感到很沮丧。所以，我最沮丧的就是，我读到的都是这些充满灵性的人。为什么我不是那样的人，为什么教会不是那样的人？其次，我有这些想法，想和朋友们讨论，但我和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鸿沟。

因此，乔治·福克斯的经历是，他从上帝那里获得了转变，然后他开始独自去传福音。因此，乔治·福克斯感到上帝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乔治·福克斯在他的生活中感受到了非常深刻的宗教体验。

他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基督的内在之光。基督在我心中；我现在心中有基督之光，我现在想做的是走出去，传播基督的内在之光，这显然是基于经验的。所以，乔治·福克斯决定走出去，做这件事，他在 1648 年开始了他的朝圣之旅。

所以，这就是他的日期，我今晚确实给出了他的日期，1624 年。1648 年，他开始了他的精神朝圣之旅，他出去决定成为一名传教士，宣扬基督的内在之光。这件事没有任何教派名称。

他还没有宗派。他还没有运动。他身边还没有人。

但在 1648 年，他开始传教。他的传教方式是，他会在任何他能去的地方宣讲基督的内在之光，在街道、城镇和村庄。有时，教堂会允许他在早上礼拜后在教堂里演讲，有时，他们会允许他向对基督的内在之光感兴趣的人演讲。

当然，他开始追随内心的基督之光。现在，他遇到了一对在贵格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夫妇，他们的名字是贾奇和玛格丽特·费尔。这对于推动我们所知的贵格会运动变得非常重要。

费尔法官，这是他的头衔。他是一名律师。我相信他的名字是托马斯，但他的职业头衔是顾问、律师、律师。

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他经常被称为法官费尔和玛格丽特费尔。他遇见了法官费尔和玛格丽特费尔。他在一个叫斯沃斯莫尔大厅的地方遇见了他们，法官费尔和玛格丽特费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富有的。

因此，他们拥有了这种巨大的豪宅和大量财产、大量仆人等等。长话短说，法官和玛格丽特·费尔被他说服了，相信基督的内在之光。因此，他让他们的内心相信基督的内在之光。

这实际上是贵格会运动的组织机构的开始。因此，斯沃斯莫尔大厅成为贵格会的总部。从这样的总部出发，许多相信基督内在之光的人走出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开始传播基督内在之光。

让我给你一个统计数据，好吧，我可以给你一个统计数据，但让我先讲罗杰·威廉姆斯，然后我们再讲。让我先讲完他，然后我们再讲乔治·福克斯，最后讲 D，贵格会的崛起。但让我快速讲完他的故事。数字迅速增加，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然后费尔法官去世了，他娶了玛格丽特·费尔。所以，玛格丽特·费尔成了他的妻子。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兴趣做其中一份文件，你知道，我们有四份文件可以做。

论文主题之一是美国基督教中的女性。玛格丽特·费尔是美国基督教贵格会运动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领袖。她有时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她出身于非常优越的家庭，但由于她是贵格会教徒，所以经常被关进监狱等等，所以她也了解生活的这一部分。这就是乔治·福克斯的重要性。他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

所以，我们花点时间谈谈他。但让我们谈谈 D，贵格会的崛起。让我们看看这场运动是如何发展的。

如果您按照第 12 页的提纲，请看贵格会的兴起。好吧，如果我们将 17 世纪中叶作为这场运动的开始，如果我们将其作为运动开始的基准，他实际上在 1652 年说服了费尔斯，因为他们在帮助建立贵格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我们以此为基准，只需向前推进一分钟到 1700 年。

再往前推 50 年，也就是 1700 年。到 1700 年，贵格会已经遍布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但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到 1700 年，贵格会教徒人数已达 10 万。这是相当惊人的增长。

因此，显然，贵格会的教义很有吸引力。贵格会教义中有些东西对人们很有吸引力，但有些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不满意，而这种宗教生活是圣公会中更标准的宗教生活。因此，到 1700 年，贵格会教徒人数已达 10 万。

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好了，关于贵格会的崛起还有一件事。贵格会的号召力非常有趣；贵格会的信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吸引力。

比如，有像费尔斯这样的非常富有的人，还有我们稍后会谈到的威廉·佩恩 (William Penn)，但是，成为贵格会教徒的都是非常富有的人，富有、有影响力的上层阶级人士，但是贵格会也吸引了最底层的阶级、仆人阶级以及所有中产阶级。现在，我们想到了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阶级区别；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英国，阶级之间有一定的流动性，但基本上，它吸引了所有阶级。所以，像威廉·佩恩这样的人可以成为贵格会教徒，像家里的低级仆人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贵格会教徒。

好的，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这些人的称号，他们被称为贵格会教徒。嗯，这很有趣。之所以给他们这个称号，是因为在他们早期的服务中，你不会这样认为贵格会教徒。

我不这么认为，但当我问你时我们会知道的。然而，在贵格会早期的仪式中，在贵格会早期的运动中，他们的宗教仪式非常喧闹。有很多舞蹈，很多歌唱，他们的仪式非常喧闹。所以，当一些贵格会教徒被带到法官面前时，法官说，你们之所以是贵格会教徒，是因为你们在宗教仪式上会发抖，英国的每个人都知道你们会发抖，每个人都认为这真的很可耻。

因此，他们得到了贵格会这个名字，虽然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种不光彩的称呼，但他们却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徽章。所以，他们说，好吧，我们不介意称自己为贵格会。我们不介意那样。

这并不是他最初称我们为贵格会教徒的原因，但我们不介意称自己为贵格会教徒。但他们更喜欢其他称谓，他们最喜欢的称谓，我的意思是，我有很多称谓，光明之子、真理的传播者、上帝的子民和蔑视者，等等。但他们更喜欢一个称谓，那就是朋友。

我们是一个朋友社会，这来自耶稣的名言，如果你们按照我的命令去做，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一个朋友社会。

你们中有人参加过贵格会的会议吗？你们参加过贵格会的会议吗？会议很安静吗？你们觉得贵格会的会议怎么样？那是你们的想法。好的。让我换一种说法。

今天，当你想到贵格会的礼拜时，你会想到什么？沉默。你会想到沉默。我不知道你的经历，但在一些贵格会教堂里，男女会分开坐，但贵格会没有受命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外行都是牧师。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站起来，说出上帝的话，上帝被圣灵照亮。任何人都可以站起来说一句话，但会议通常会很安静。我不知道你参加的会议是否很安静，直到有人站起来发言。

一小时的沉默，他们听到了主的声音。说话的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所以是男人和女人。所以，一小时的沉默，然后你站起来说话。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你们今天对贵格会聚会的了解。一些贵格会团体承担了更多的福音派角色；他们看起来像一个福音派教堂。如果你走进去，就会听到歌声、赞美诗、布道等等。

但那种默默的敬拜，然后一些人被圣灵引导而发言，这就是你所知道的。嗯，贵格会最初并不是这样。这是贵格会安定下来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觉得那些早期的聚会有点太喧闹了，等等。

然后他们收到了法官的警告：你被称为贵格会教徒。所以他们不想被人知道。所以，他们就这样安定下来了，这就是你们今天对贵格会教徒的了解，毫无疑问。

有时，贵格会内部会出现一种狂热，这会给贵格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只提一个人，一个有点狂热的贵格会成员，他的名字是詹姆斯·奈勒。以下是詹姆斯·奈勒的日期。

好的，詹姆斯·奈勒。詹姆斯·奈勒的生活有些艰难。詹姆斯·奈勒曾经在布里斯托尔传教。

现在，他是伦敦贵格会的领袖，所以这是贵格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但詹姆斯·奈勒当时在布里斯托尔，他是布里斯托尔贵格会社区的成员。他决定要宣扬基督进入人们心中，因为基督的内在之光非常重要。

所以，他在布里斯托尔重现了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场景。他认为布里斯托尔看到这种重现是件好事。所以，他重现了耶稣骑着驴子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整个过程，这让贵格会教徒感到震惊。

然后他被逮捕了。可怜的詹姆斯，我的意思是可怜的詹姆斯·内勒，当他被捕入狱时，他们对他做了两件事，这会让你不敢再做这种事。他们在他的额头上烙了一只蜜蜂，以示亵渎。

这不是什么好事，你知道，这不可能是好事。所以，他因为亵渎神明而被额头上钉了一只蜜蜂。然后他们用烧红的铁在他的舌头上钻了一个洞，因为这个洞在他的舌头上钻了个洞，他无法清楚地说话，说贵格会的东西。

然后他们把他关进了监狱。所以，詹姆斯·内勒确实为贵格会事业受苦了，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詹姆斯·内勒的故事终于有个结局了。

詹姆斯·内勒出狱后，确实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他认为自己给贵格会带来了坏名声。所以他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感到有些悔恨。

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发展，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贵格会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我们之前谈到的这种局面，贵格会的稳定就是在这些事件之后发生的。因此，毫无疑问，奈勒事件导致贵格会在 18 世纪变得过于谨慎。好了，现在，在贵格会崛起的背景下，我想介绍贵格会的一些主要思想，这些思想凝聚在一起，并因此而闻名。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做吧。在贵格会教徒来到美国之前，在贵格会教徒兴起的背景下，在这里做这件事是很自然的。所以这里有一些基本思想。这些思想没有顺序，从最重要的思想到最不重要的思想。

这些只是关于贵格会信徒所相信、所教导和所认为重要的事情的一些想法。好的，第一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宣扬基督的内在之光。福音的核心真理是基督，而其核心体验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基督的内在之光。

每一个信徒都能拥有基督的内在光芒。因此，对他们来说，这成为一种核心真理、一种核心信息、一种核心宣告。所以这是贵格会教徒的一个想法。

贵格会的第二个观点是，他们更喜欢福音信息的简单性、基督的内在之光和福音信息的简单性。他们更喜欢福音信息的简单性，而不是审判、世界末日或基督再临的推测性信息。他们认为福音的这一面太过推测。

简单而非猜测成为贵格会生活和神学的关键词。在 17 世纪，人们对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有很多有趣的猜测，比如这件事将在何时何地发生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

好的，第三点，当然你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像罗杰·威廉姆斯一样，相信绝对的宗教自由和宗教自由。不仅仅是宗教宽容，而是宗教自由。

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他们所崇拜的宗教。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不信教，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成为无神论者，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但应该有绝对的宗教自由。国家不应该把宗教强加于人民。因此，应该有完全的宗教自由，而不仅仅是宗教宽容。

这对贵格会教徒来说很重要。第四，当然，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拒绝参与任何军事活动。

所以，他们是和平主义者。你可能今天对贵格会有所了解。所以，第五点是贵格会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必须为此给予他们赞扬。

但贵格会教徒反对奴隶制，在英国也是如此。当我们来到美国时，我们将在课程的后面就此进行长篇演讲。但贵格会教徒反对奴隶制。

事实上，世界上第一个反奴隶制组织是由贵格会教徒创立的。因此，贵格会教徒反对奴隶制，无论奴隶制在哪里存在。我有一个好例子。

这是另一个重要的贵格会教徒的名字。他的名字是约翰·伍尔曼。长话短说，约翰·伍尔曼是一位新泽西州贵格会教徒。

他宣扬贵格会的真理，如基督之光等等。但他也是新泽西州贵格会的良心。由于一些贵格会教徒开始拥有奴隶，约翰·伍尔曼对此坚决反对。

因此，伍尔曼是一位反奴隶制斗士，首先是在他的族人中，在贵格会教徒中，然后是在整个美国。无论如何，他似乎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所以，他必须弄清楚如何表达他所拥有的这种反奴隶制情感和信念。

他要怎么做呢？所以，他决定这样做，如果我不能总是清楚地宣讲和教导，我就用行动来做。所以，当他被邀请到别人家里吃饭时，他很高兴地去吃饭，奴隶们会为这些家里的每个人提供晚餐。饭后，他会把奴隶们召集在一起，并给他们报酬。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人不应该成为奴隶。他们为我们服务得很好，他们应该得到他们付出的劳动的报酬。所以，他用这些技巧来传达他所坚信的反奴隶制信息，许多贵格会教徒也持这种观点。

关于贵格会的另一件事是，这些只是关于贵格会的一些想法，但贵格会参与了传教工作。一些来到美国的贵格会教徒是作为传教士来到这里，但后来美国的贵格会教徒是向美洲原住民传教的传教士，甚至从罗德岛开始，因为罗德岛有各种美洲原住民印第安部落。美国的贵格会教徒开始接触美洲原住民和印第安人，所以他们也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他们以礼拜仪式的简单性而闻名。礼拜仪式的简单性。因此，当你想到贵格会与 17 和 18 世纪英国圣公会的关系时，你会发现贵格会与圣公会完全相反。

他们的礼拜仪式非常非常简单。现在，贵格会教徒和英国圣公会教徒以及美国清教徒最困扰的一个问题是，贵格会教徒的礼拜仪式，嗯，也许有两点，也许有三点，但有几点。然而，我想到的一件事是贵格会教徒不遵守圣礼。

因此，贵格会教徒过去和现在都不实行圣礼。因此，这些对新教徒的宗教生活如此重要的事情，即洗礼和圣餐，贵格会教徒认为这些都是精神上的现实，不需要在礼拜仪式中实行。清教徒对此尤其反感，因为他们没有在圣餐中实行洗礼。

当然，有些宗教习俗是有问题的。但这些事情、这些想法让你了解贵格会教徒是谁、他们信仰什么、他们神学的简单性、他们生活的简单性，这些让你了解他们是谁。让我在这里停留几分钟。

我们已经谈了一段时间了。我们谈到了罗德岛，然后是乔治·福克斯，然后是贵格会的崛起，之后才来到美国。你对此有什么疑问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不，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当我们谈到其中的一些原因时，我们会谈到这些原因。我在这次演讲中谈到了清教徒反对贵格会的神学原因。所以这只是我在演讲时想到的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些神学原因给清教徒带来了真正的问题。所以，当清教徒来到美国时，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清教徒开始因为这些神学原因绞死他们。

是的。是的，没错。我们现在要把它们带到美国，看看当他们开始尝试将其进口到美国时会发生什么。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谈论的是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但英格兰是贵格会的强项。还有什么关于贵格会的事情吗？有关于罗德岛的事情吗？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问罗德岛的事情。有关于罗德岛的事情吗？有关于乔治·福克斯本人或贵格会的事情吗？是的。

是的。他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也是一种个人问题，但他打开了《使徒行传》。

他打开了早期教会。他发现了这些充满灵性的人的伟大故事，以及上帝如何通过他们工作。他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但他也没有在他所知道的英国圣公会的礼拜经历中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既是个人问题，也是教会问题。你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再一次，就……而言。

对。对。他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当然，他去找的这些顾问大多是英国国教人士，他发现他们在神学上存在差异，但他似乎无法解决这些差异。

所以，他到了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一旦他自己在生活中发挥了圣灵的作用，并且相信了基督的内在之光，他就会到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他会说，我无法在国教中解决这个问题。国教不理解这一点。

此外，国教是受国家控制的。是国家控制着教会。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要自由。所以他就这样以自由和解放的方式开始传播他所理解的福音。是的。

从基督教历史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然后我们将贵格会教徒带到美国，看看他们在这里有什么影响。对。

是的。他们没有建立等级制度，贵格会内部也仍然没有技术上的等级制度。每个贵格会教堂和每个贵格会集会场所都是独立的。

他们没有任命福音牧师。他们认为所有信徒都是祭司，我认为这种做法过于夸大了，包括传福音、教导福音等等，接受基督的启迪。

因此，我可以站出来表达任何观点。所以，它非常自由、非等级制，与它发源地的圣公会非常不同。是的。

而这在今天的贵格会中仍然适用。你知道你会想到哪所贵格会学院吗？哪一所？乔治福克斯。乔治福克斯大学。

你听说过乔治·福克斯吗？是的。我想还有其他几个。也许吧。

那是什么？吉尔福德。我不太了解。那是贵格会的背景，对吧？好的。

好的。非常有趣。其他的我不太熟悉。

我知道乔治福克斯，但我想说斯沃斯莫尔，但我不确定。我想说斯沃斯莫尔，但我不确定。所以，我们将从录音带中剪掉它。

我们会找到答案。我们会用 Google 搜索。其他问题请点击此处。

好的。在我之前，让我们先把他们带到美国。10休息10 秒，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你们应该在周五花 10 秒钟时间，然后我们会把他们带到美国。我们稍后会。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我们稍后会。

嘿，泰德，我忘了问了。你会在休息期间把这个关掉吗？你不会。好的。

你可以编辑我的休息时间。我们会发现的。好的。

祝福你们。10秒。这就足够了。

周五你休息得很好。希望你周末过得愉快。不过要庆幸你不住在华盛顿特区，因为这个周末那里会下大约两英尺厚的雪。

华盛顿降雪两到两英尺半。我们这里没有。好吧。

让我们把贵格会教徒带到美国。让我们把贵格会教徒带到这儿来。好的。

首先是 1656 年。那是 1656 年，第一批两名贵格会女性教徒登上了波士顿的船。船不重要。

这艘船的名字恰好叫“燕子号”。他们乘船抵达波士顿。我想，他们来到这里，可能是作为传教士。

我认为他们来是为了传播贵格会的事业。1656 年。然而，他们来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那就是波士顿的清教徒领袖不让他们下船。

当船返回英国时，两名妇女又乘船返回家乡。她们不被允许前往波士顿。我们稍后会看到一些神学原因。

所以，他们被留在船上，然后就出发了。所以，好吧。现在，贵格会教徒终于能够登陆波士顿了，我怀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只是和其他团体一起来到波士顿，而且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但他们最终还是在波士顿定居了。所以，最终，波士顿开始有了一个小的贵格会社区。现在的问题是，贵格会教徒对波士顿清教徒的排他性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清教徒控制了波士顿，他们对清教徒在波士顿的排他性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波士顿清教徒，他们决定开始在波士顿公园绞死贵格会教徒。所以，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

今天我们读了贵格会教徒的一篇简短的祈祷文，他是最后一位在波士顿公园被绞死的贵格会教徒。好了。现在发生了什么？他们在想什么？我想我们已经在课程中提到过这一点，但我们真的需要在这里处理它。

清教徒在波士顿公园绞死人时在想什么？他们的想法是 17 世纪的。从 17 世纪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异端邪说更能扰乱社会秩序了。异端邪说就是对社会秩序的扰乱。

我们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的凝聚力。所以，如果我们必须把人绞死在波士顿公园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这样吧，因为这是社会秩序。

如今，我们称之为公共利益。这是我们熟悉的短语，不是吗？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我们有责任维护它。因此，他们被绞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碰巧相信某些事情，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所以，我知道，在 21 世纪，我们很难用这些术语来思考和反思它们。而且我们甚至不会谈论异端邪说。所以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它。

我们无法识别它。所以我知道在 21 世纪很难用这些术语来思考，但你必须回想 17 世纪，了解清教徒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方面的想法。现在，他们当然希望这会限制贵格会教徒。

当人们看到贵格会教徒在波士顿公园被绞死时，他们希望人们会说，哦，那不适合我。我很抱歉。但这从未发生过。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讲过 17 世纪英国的故事；当时人们会绞死扒手。这可是很严厉的。我认为绞死扒手是一件很严厉的事情，但他们当时确实会绞死扒手。

但笑话是，所有这些人群过去都聚集在一起，顺便说一句，波士顿公园也是如此。很遗憾地说，这是一次公开活动。所以，当有人被绞死时，公众都出来了，就像第一天晚上一样。

民众都出来观看绞刑。关于绞刑扒手的笑话是，在扒手被绞死的同时，人群中还有扒手偷走行人身上的钱，而扒手则被绞死。那么，这招管用吗？绞死贵格会教徒是否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贵格会教徒在波士顿仍然在发展，即使在波士顿公园绞死了四个人之后。

所以，波士顿公园里发生了一些与贵格会有关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想给出一些清教徒对贵格会如此不满的神学原因。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些关于贵格会的一般性信息，但现在我们想给出一些清教徒绞死贵格会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神学原因。

好吧，再说一遍，不是任何必要的、最重要的、最不重要的，但好吧，这里有一些。好的，第一，贵格会倾向于将圣经视为一本打开的书。你在圣经中学到越来越多关于上帝、基督和圣灵的事情，尤其是，你会学到基督是内心的光芒。

清教徒对《圣经》的看法比这更为严格。他们对贵格会的这种经验式诠释学感到不安。他们在安妮·哈钦森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对此和她的反律法主义感到不安。因此，他们对贵格会对待圣经的方式感到不安。这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当然，这对清教徒来说是神学问题。第二件事当然是，我们前几天提到清教徒相信宿命论。他们相信选举。

有些人被选为得救之人，有些人被选为堕落之人。当然，对贵格会教徒来说，宿命论是一种诅咒，因为贵格会教徒认为基督之光可以照进任何人的心中。

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基督的内在光芒，而不仅仅是那些命中注定的人。他们不相信宿命论。我们提到的第三件事与教堂礼拜有关。

贵格会的崇拜极其简单。当然，贵格会的崇拜没有礼拜仪式，没有神职人员，也没有圣礼。这让清教徒很困扰。

现在，清教徒没有礼拜仪式，所以他们远离了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但他们确实有圣职。请记住，这与职业有关，即职业的概念。

当然，他们之所以实行圣礼，是因为圣礼是符合圣经的。所以清教徒对这种极端的简单化感到很不满。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神学上的。

就神学而言，他们觉得贵格会教徒过于强调经验。清教徒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你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经验上，那会把你引向何方？经验来来去去。

你需要相信上帝确切的话语，我们可以通过运用我们的思想来理解。所以，他们对贵格会这种经验主义的方面非常紧张。最后，这成为了清教徒和贵格会之间的神学冲突。

贵格会教徒认为自己是传教士。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人们开始来到美国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格会教徒出于传教热情。

而那些不喜欢贵格会的清教徒们，他们真的不喜欢贵格会。他们不喜欢贵格会的热情，但他们也不喜欢引发这种热情的神学。神学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基督的内在之光，所以我们需要把这种内在之光的信息传达给每个人。

所以，他们没有；他们不喜欢传教热情，但他们可能更不喜欢传教热情的原因。所以，贵格会教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波士顿公园绞死了四个贵格会教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直镇压贵格会教徒，也是为什么贵格会教徒最终前往罗德岛。所以这让我们想到了 F，对不起，这让我们想到了，哦不，我们还在 E，我们还在 E，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国。

在我们讨论浸信会之前，好吧，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国，但让我们先把他们带到罗德岛。罗德岛成为贵格会教徒的避难所。

罗德岛成为贵格会的堡垒。贵格会的人被理解了吗？是的。可以说，他们是真正自由的人，是圣灵之眼的追随者吗？是的，对，对。

因为他们太自由了，所以他们按照这样的顺序来传道。对，对，对，对。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符合圣经的。

圣经是他们权威的基础。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符合圣经的。他们只认为这是经验之谈。

然后他们生气了，如果你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宗教派别，你的牧师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实行洗礼？你为什么不在星期天举行圣餐？贵格会教徒的行事方式让他们生气。最重要的是，异端是对社会秩序的挑战。因此，必须严厉打击异端。

所以这就是你们绞死贵格会教徒的原因。是的，他们用各种说法来表达。但是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时，他们认为耶稣也必须是世上信徒的光，等等。

但对于贵格会教徒来说，谁会传授基督之光在你心中的知识呢？是圣灵传授的。贵格会教徒是三位一体论者，所以他们不像自然神论者那样是一神论者。他们是三位一体论者。

但他们强调基督之光是通过圣灵的使命传递的。这就是信徒的生活。这就是贵格会信徒的变革性生活。

比现在更是如此。他们以信息的简单性来衡量，这种基督的内在之光通过圣灵的传道而来。对他们来说，信息的简单性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今天贵格会教徒可能有更明确的神学立场，这更为真实。当然，乔治福克斯学院可能反映了他们社区内的这种神学。但在我们谈论的时代，我们仍然谈论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然后你在城镇中形成一个社会。

例如，贵格会教徒来到罗德岛。他们成立了一个社团。他们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建筑，然后聚集在罗德岛进行礼拜。

但很简单。他们来到罗德岛，在罗德岛感觉很自由。这不像波士顿的清教徒来到罗德岛。

让我在这里只讲几件事。1672 年，这是美国贵格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日期。1672 年，乔治·福克斯来到罗德岛。

对乔治来说，这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然而，乔治·福克斯来到罗德岛，是因为罗德岛是美国贵格会教徒的集中地。所以，他来到罗德岛与贵格会教徒会面，一位作家说，当他来到罗德岛时，他给整个新英格兰的贵格会教徒带来了新的活力。

那么，乔治·福克斯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我不知道。加强贵格会在美国的发展，加强他们对自己身份和宗旨的理解，这非常重要。好吧，现在，我们可以想象罗杰·威廉姆斯还活着。他和乔治·福克斯试图安排一次会面。

现在，那次会面将会非常有趣，因为罗杰·威廉姆斯鄙视贵格会教徒。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些人。他认为他们真的是不健全的人，而且在神学上肯定是不健全的。

所以，我想也许，我不知道，但也许他真的想见见乔治·福克斯，让乔治明白过来，祝福他。所以也许这次会面，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从未举行过。所以，乔治·福克斯和罗杰·威廉姆斯同时在那里，但他们实际上从未见过面，尽管如果他们见面了，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会很有趣。

好吧。现在，罗德岛的贵格会已成为贵格会的坚固堡垒。那么，让我从我们谈论的时代快进五代，到乔治·福克斯、罗杰·威廉姆斯的时代。

让我快进到一个我名单上没有的名字。他的名字是斯蒂芬·霍普金斯。我的名单上没有这个名字。

我应该把他放在那里。斯蒂芬·霍普金斯。他可能也不在你的教学大纲清单上。

那么，让我们快进到斯蒂芬·霍普金斯。为了向您展示贵格会在罗德岛的重要性，斯蒂芬·霍普金斯是独立战争期间罗德岛的州长，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所以斯蒂芬·霍普金斯，斯蒂芬·霍普金斯。

他是独立战争期间的州长，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你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吗？斯蒂芬·霍普金斯是一位非常自豪的贵格会教徒。因此，这说明贵格会教徒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在罗德岛占据了主导地位。

所以，他证明了贵格会教徒在允许宗教自由、允许他们在罗德岛自由地崇拜自己喜欢的事物、教导自己喜欢的事物时变得多么强大。在斯蒂芬·霍普金斯的领导下，贵格会教徒变得相当强大。事实上，他曾五次当选罗德岛州长。

所以这是罗德岛一位非常重要的贵格会人士，这说明贵格会的重要性。好吧。这就是衰落。

那时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国。关于贵格会教徒来到美国，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不会想成为第一艘船上的那两个女人之一，因为她们从来没有下过船，从来没有走下跳板去法尼尔厅吃午饭。我的意思是，她们根本就不被允许这样做。

我有几个问题。请问。那艘船叫什么名字？燕子号。

是的。所以你不必记住这些。只是提醒一下，贵格会教徒试图在波士顿找到一席之地，但前两位都没有被允许。

但后来其他人开始加入进来。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在独立战争期间的服务是因为他们不会参军；他们的服务是同情地照顾受伤士兵的伤口等等。

所以这是他们提供的服务，但他们不会服役，也不会携带武器。所以，是的。是的。

向着，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因为我提到过，当你参加贵格会的会议时，有人站起来宣讲主的话语，对于贵格会来说，那人可能是男人或女人，因为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有这种内在的基督之光，圣灵会照耀着他们。

因此，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贵格会聚会中为主说话，为主说一句话。贵格会教徒在妇女和宗教生活方面是平等主义者，贵格会教徒也是如此。因此，这让清教徒感到困扰，因为他们真的对安妮·哈钦森感到困扰，安妮·哈钦森不是贵格会教徒，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清教徒中的一员。

但令他们真正感到困扰的是，他们知道女性在这些贵格会会议上确实在发言。这可能吗？他曾是伦敦贵格会的领袖，但后来去了布里斯托尔。但这听起来有点等级森严，不是吗？对我来说是这样。

他是那种，你需要有人来建造小型会议室的人。你需要有人告诉你会议何时举行吗？所以，他以那种非常简单的方式，以那种方式照顾伦敦的贵格会教徒。但你是对的。

也许这不是一个好词，因为头脑听起来太有等级制了，而贵格会教徒根本不是这样。但我总是说，我把 10 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很长时间，你最终会明白，我最终会告诉你，我会让你看到一个等级制度。我会告诉你一些领导者，我会告诉你一些追随者，等等。

所以，我认为你永远无法摆脱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罗德岛的浸信会，然后再谈一谈浸信会的历史，因为来到罗德岛的不仅是贵格会教徒，还有浸信会教徒。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应该开始讨论浸信会吗？还是应该等到星期一再讨论浸信会？我们等到星期一再讨论浸信会。

祝福你们。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再见。祝你们周末愉快。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罗杰·威廉姆斯和罗德岛宗教多样性的第三节课。

